
□诗 歌

□散 文

□随 笔

热 土2024年 2 月 2日 星期五 3本版责编/鲍 宏hnrbrt7726@163.com

一 生 痴 心 黄 心 乌
王建业

每到冬季，淮南百姓的餐桌上总会
有一道蔬菜，那就是乌白菜，菜心是黄
色的，菜叶卷窝状，因此也叫黄心乌。 乌
白菜是冬季蔬菜的佼佼者，特别是下雪
后更加好吃，有“雪里金花”之美誉。 乌
白菜是沿淮地区的名特产蔬菜，属十字
花科，在沿淮地区的栽培有近千年的历
史。 古人早有“拨雪挑来踏地菘，味似蜜
藕更肥浓”的诗句。

乌白菜播种季节性大，具有栽培技
术简便，适收期长，抗寒性强等特点，是
寒冬腊月、 早春季节的上等绿色蔬菜，
其墨绿的叶子围拢的菜心呈现黄色，像
朵朵盛开的菊花，故取名乌白菜，也有
个好听的名字黄心乌。 淮南农科所是淮
南的农作物种植研究基地，有各种品类
的乌白菜。 别的城市想吃到黄心乌这样
的绿色蔬菜，只能借助于大棚，进行反
季种植或者通过物流来获取。 淮南特殊
的地理位置，让家家的餐桌上有了乌白
菜这道菜。

淮南农科所里面有两位九三学社
的老社员曹亚洲、吴坤，他们一生研究
的课题就是淮南乌白菜种苗如何高产、
抵抗病虫害和提高适口感。 现在两位老
人已近八十高龄。 他们生活清贫，住在
低洼的平房中，下大雨的时候，常常是
屋外大雨，屋内小雨，雨水倒灌进家也
是常事。 两位老人作为农科所的研究人
员，在农科所工作了近 40 年，从青春到

如今的古稀之年，一直在为淮南的菜篮
子以及果盘子努力着。

春节将近，在农科所对面的老房子
里，我们拜访了吴坤。 吴老听力已经不
太灵敏， 他和老伴在农家的小院里居
住，当我问起以前的事情。 吴老带我们
到实验大棚，讲起乌白菜、甘蓝的种植。
吴老打开了话匣子，在农业研究 、培育
技术方面介绍了很多，仿佛年青时工作
的场景历历在目， 那种自豪感油然而
生。 当谈到现在实验田不是很充裕，研
究推进存在一些困难，吴老也有一丝落
寞。

在农科所的会议室里，我们见到了
曹亚洲的女儿女婿。 他们介绍了以前曹
亚洲在农业科研方面的点滴。 在曹亚洲
的获奖荣誉里，我发现了几张特别的证
书，淮南“菜篮子”先进工作者、淮南黄
心乌白菜的选育———淮南市科学进步
二等奖。 据所里的同志回忆，二十世纪
八十年代开始， 加入到农科所的曹亚
洲、 吴坤大力推动了黄心乌白菜的研
究，先后选育出符合老百姓食用习惯的
黄心乌系列差异化品种，从植株高矮分
为高架、矮架类型，满足市民各类食用
需求。 黄心乌是淮南秋冬栽培的叶菜类
蔬菜主栽品种， 那时候农科所的地头
里，几片实验田里培育的都是黄心乌的
新品种， 两人在实验田一待就是一整
天，灌溉培养，拿着放大镜观察新品种
的生长， 记录每株黄心乌发育的状态，
总结不足，为新一轮的育种做准备。 那
时候，科研条件没有现在这么好，但是
他们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努力总会
有回报，时间给了我们答案。

曹亚洲、 吴坤都是 1978 年来到淮
南农科所工作的，2000 年又一起加入了
九三学社，带着刻苦钻研的劲头，将毕
生的精力都用在了研究农作物的改良
选育上。 在交谈中了解到，当年淮南大
兴煤矿产业，开采发电，落户淮南的人
才大多数人都选择电厂、煤矿这样的企
业，能够提供丰厚的待遇，但曹亚洲毅
然决然地选择了农业科研， 扎根基层，
和农作物和土地打交道，只为把品种改
良得更好。

1994 年，黄心乌的选育工作取得了
重要突破，获得了市政府的表彰。 淮南
市以黄心乌品种研发、商品种子销售以
农科所研究成果为基础，加快促进了黄
心乌的种植及普及的进程，黄心乌白菜
种植方式也由传统一家一户零星种植
发展为现代农户大面积种植，如过去一
户种植一分地、两分地，到现在一户种
植三亩地、五亩地甚至更多，趋向规模
化种植。 1998 年起，淮南市每年黄心乌
种植面积约 3 万亩， 产值近 2 亿元，发
展起的“黄心乌”产业里面有两位老人
当年奉献的一份心血与努力，带动了菜
农们增收致富，也让淮南人的餐桌上多
了一道爽口美味的时蔬。

“要育好种， 给淮南把乌白菜保护
好”、“要减少病虫害、 让人们口感更佳、
减少丝状物……” 从九三学社的老社员
的眼中，我读懂了坚守的含义。老人不仅
自己在努力，在他的“身教”影响下，下一
代也从事了农业科研， 也在淮南农科所
工作，传承了老人的衣钵，继续研究乌白
菜，还有小白菜、酥瓜、草莓的品种改良。

两位老人栉风沐雨几十年，他们不

善说教，但是身体力行、踏实做事，驻守
在实验田里，不惧酷暑烈日，不怕疾风
雪霜，组织改良的乌白菜、甘蓝、西瓜等
多个农作物在淮南得到了普及种植，获
得了丰厚产量，在全省蔬菜育种中都是
名列前茅，得到了省市两级的表彰和认
可。 在老人女儿的帮助下，我们打开老
人的收藏袋，多年的科技进步奖、小麦、
青豆、甘蓝、乌白菜多个作物品种培育
的科研成果奖映入眼帘，看着桌上码放
整齐的荣誉证书，这背后的辛勤付出可
想而知。

站在两位老人的小院中， 朴实的生
活， 但却更有生活的坚守， 有力量的表
达。两边高楼林立，农科所落寞地守着几
块实验田，为了增加一点收益，有几个大
棚租给了花木店，种植了一些花花草草。
“这几年效益不好， 年轻人也留不住，但
这几个实验田砸锅卖铁也要保住。 ”

立春过后 ，乌白菜就会退场 ，变换
成了漫山遍野油菜花 ， 继续为我们服
务。 戏谑做个对联，百菜还是乌白菜，无
肉却有豆腐香。 横批：出入平安。 取白菜
豆腐保平安之意，我们淮南的乌白菜配
上八公山的豆腐，加以高汤秘制 ，令人
回味悠长。

此刻，窗外已是万家灯火。 淮河两
岸的乌白菜正在履行自己的使命，由田
间地头跨越至城市高楼，出现在淮南人
的餐桌上，传承着淮南人独有的回忆并
焕发新生。

此刻我才真正懂得了，不仅仅是水
土的原因，还有老九三学社人的热忱坚
持， 这才使的淮南乌白菜品牌得以成
就。

宽 窄
郭华悦

人皆有宽窄。 宽与窄，就像一个人
性格的两面。

宽，是一个人的通衢。 有的人自来
熟， 跟谁都能热情地套近乎， 朋友挺
多，人脉颇广。 也有的人八面玲珑，处
事圆滑，左右逢源 。 这样的宽，就像一
条宽阔的大马路，将自己与他人接通，
畅行无阻，从而有了不少便利。

宽处， 更像是一个人外在的宽阔，
展现的是繁华与便利。 一个人的宽，便
是以这个人为中心，横向辐射所能达到
的范围。 宽处越宽，左右与四周无不在
其笼罩之下，影响力渐渐远播，于是人
生如通衢宽路，人来人往，车流如织。

一个人的宽，展现的是通。 相比而
言，窄处沉淀的则是真。

宽处如通衢，连接的是四通八达 。
窄处如小巷胡同， 透露的则是本真与
底蕴。 一个地方的窄，展现的是此地异
于他处的人文特色 ，此地有 ，他处无 。
一个人的窄处， 流露的亦是自己异于
他人的气质与风情。

这样的窄 ， 是在时光中沉淀下来
的人文底蕴。 地方特色，是一个人窄处
的养分来源。 生于斯，长于斯，在这个
过程中慢慢汲取了故乡故土的养分 ，

从而形成了自己而非他人的个人特
色，这便是一个人的窄处。

欣赏一个人的能力 ， 往往着眼于
其宽处。 人生路上能走多远，相当程度
上取决于其宽处的辐射范围有多大 ！
而领略一个人的魅力， 则需聚焦于其
窄处 ，如小巷小桥小酒馆 ，慢慢走 ，慢
慢品，品味出不同于他处的异趣，这也
就是一个人的独特魅力了。

宽处，有一个人成功的足迹。 倘若

其不复存在， 人与人之间不相交通，孤
立且自闭，人生路上自然寸步难行。 窄
处，则是一个人生活的痕迹。有苦有乐，
有喜有悲，那些个人的感受，如同调料，
在时光中慢慢酿出了属于自己的独特
味道。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 亦有宽窄之
别。 宽处，供自己与他人共行共享；窄
处，则独属于己心。 有宽有窄，有放有
收，既有迁就对方，亦能保有己心。 这
么一来，才更能长久。

宽，是一个人横向的活动能力；窄，
则是一个人纵向的生活轨迹 。 宽处大
气，窄处静美，宽窄相通，纵横交错，人
生于繁华之中 ， 亦能氤氲着盈盈生活
味。

忙 年
涂启智

总有一种强烈的仪式感，一种前所
未有的隆重， 甚至庄严肃穆的气氛，笼
罩天地间。 这是过年给我的印象。

过年是中国人生活中的大事。 一个
大家庭抑或家族 ，就算兄弟分家 ，哪怕
平日各忙各的很少来往，不管老人健在
与否，过年大家都会殊途同归 ，坐到一
起，吃顿团圆饭。 树大分杈，毕竟同根。
过年，是亲情浓烈重温和尽情演绎的盛
大舞台。

乡村年味浓。 一进入农历腊月，年
的脚步越来越近， 年的气氛与日俱增。
乡村喜庆起来，冬闲的人们因为过年重
又忙碌起来。 此谓“忙年”。

“伏年猪”。 老家乡亲们把过年杀猪
称为“伏年猪”。 没有特殊情况，绝大多
数农户都要“伏年猪”。 “伏年猪”当天，
主人家要摆上一两桌丰盛菜肴 ，请 “杀
猪佬儿”、帮忙的亲戚邻居，还有其他亲
朋好友喝酒。 众宾客在推杯换盏中共祝
主人家来年生猪更肥、家业兴旺。

办年货。 即到街上集市采购年货。
我小时候， 乡村办年货大体分为四类。
餐桌副食品类，主要是鱼、肉 、豆腐等 。
点心零食，比如花生、瓜子、糖果等。 布
匹、衣服及鞋子。 每逢一元复始万象更

新，家家户户大人小孩都要缝制或是买
一套新衣服，自己动手纳鞋底做鞋或是
买双新鞋，大家穿戴一新迎接新年。 春
联与鞭炮，在经济匮乏年代，“门对青山
摇钱树，户迎绿水聚宝盆 ”此类春联最
受大众青睐。 鸡舍和猪圈也得迎新，鸡
笼上红纸条幅书写“鸡鸭成群”，猪圈上
则写“六畜兴旺”。

我七岁那年 ，小年过后 ，父亲千辛
万苦弄到十几元钱。 三斤猪肉、八块豆
腐、三斤红薯粉条，两副春联，还有八个
红红的李子。 这就是我家那时的年货，
也是我少年记忆中的丰盛年———次年，
父亲不幸离世。 此后相当长时间内，我
们家过年亦相当寡淡。

现在， 乡亲们办年货不用再上街，
超市开到乡村开到家门口，商品琳琅满
目应有尽有。 腰包鼓起来，众乡亲采购
年货随心所欲 。 网购也悄然在乡村兴
起，哪怕足不出户，人们也经常穿新衣。

春联习俗源远流长，只是书写内容今非
昔比，或许缘于移风易俗。

不少人认为年味淡了，过年没有以
前热闹。 现在丰衣足食，天天都像在过
年。

小年过后大年三十之前 ，乡村 “忙
年”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 家庭主妇 “主
男”们忙得不亦乐乎。 腊月二十五做卤
菜，卤猪耳朵、卤猪蹄、卤牛肉等 ；二十
六蒸馒头；二十七炒花生瓜子 ；二十八
炸油条 、金果条 、兰花豆 ；二十九包饺
子。 这好像是许多年前乡村 “忙年”的
“规定动作”，然而 ，并非家家户户都能
做到，即便条件好一些的农户 ，也难以
达到巨细不漏。

如今，“忙年”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
变化。 市场上什么物品都能买到，老百
姓平常日子肚子里“油水”充足，再有为
图省事 ， 大多数家庭过年都不再炸油
条，蒸馒头也不是必选项。 做卤菜，炒花

生变为直接买炒熟的花生， 包饺子，还
是需要的。 卤菜自食与待客省事；花生
等零食摆上茶几；饺子，我老家称为“元
宝”，寓意圆满富贵，堪称过年吉祥物。

在中国老百姓根深蒂固的意识中，
只有腊月过完 ，冬季才算结束 ，春天才
算开始，也才真正迎来新年。 中国老百
姓对阳历（公历）新年感觉淡然，而阴历
（农历） 新年往往激发强烈的仪式感和
氛围感。 农历新年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
位无法动摇，也无可替代。 除夕守岁之
后，年轮才算翻篇 。 过去已去 ，未来已
来。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 ， 每当辞旧迎
新，人们总是一片欣欣然 ，祝愿盼望挫
折、失意、疾病、困扰等种种不好 ，都随
岁月一起翻篇。

其实 ，不只在过年 ，一年三百六十
五天的每一个寻常日子，我们都要学会
时时翻篇 ， 不断擦拭心灵的尘埃与污
渍。 “人生到处知何似， 应似飞鸿踏雪
泥 。 泥上偶然留指爪 ， 鸿飞那复计东
西。 ”我们应当学习鸿雁的胸襟气度，不
计过往得失 ，不纠缠于荣辱成败 ，只管
抬头向前看 ， 毅然扔掉思想顾虑的包
袱，豪迈洒脱奔向人生下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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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大地，
节气打开的一枚枚关键词

方 向

立春，春雨染绿八公山

花苞孕育着希望，那鼓起的一部分
有明亮之音慢慢溢出

我不知道是哪一种植物
哪一种拟人手法
最先打开一朵盈盈之美，不知道
那小心翼翼的爱与被爱里
盛满了多少渴望与期盼

一座山坐不住了
它想抖抖历史的斑驳，站起身
它想数数越来越多的仰望
它想用一块洁白柔软的豆腐告诉

我
春天带着炙热的灵魂轻轻走来

八公山，被春风吹醒
春雨染绿了八公山

立夏，焦岗湖里的交响乐

青、红、蓝、绿
到了各抒己见的时候
它们各自站在自己的思维里
呼唤正在萌发的一茬茬乡芽

水波荡漾，小船驶过的水面
歌唱长出翅膀
扑楞楞飞过湛蓝色的梦乡

一阵阵蛙鸣应和着
那清澈动人的弹唱声
一会儿落在宽大的荷叶上
一会儿从碧绿的焦岗湖里滑落下

来
荡起美丽乡音

万亩芦苇荡、千亩荷花淀
一首抒情诗长出
透明的耳朵、丰满的眼神、长长的

触须

交响乐拉近了天地之距
那跳动的音符
如千年《淮南子》生出的万般风情

立在船头的那个人
依然偏向又一枚蛙鸣读透的黄昏

他也想唱唱心中那片诗意的栖地

立秋，江淮平原上浓浓的谷香

闻到秋风时
大地忙于收拢自己
将一份份喜悦之情
呈于耕耘者

闻到浓浓谷香时
空气中许多熟悉的味道
布满了整个江淮平原

淮南，我们一起经过了生根的日子
发芽的日子、拔节的日子
分蘖的日子、抽穗的日子

接下来是灌浆的日子
那么美丽辽阔的家园，这一刻
都在准备着，为一把镰刀的行吟
铺开金黄色的修辞

接下来，纵横交错的乡路上
我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
将挑着大地满满的爱
穿过秋风、秋色、秋韵
穿过一条闪亮的河

立冬，八公山上飘来的红叶

万担归仓后，田野回到沉寂
我们说过的话流过的汗
一点点归于安静

一只红蝴蝶飞过来
那翩若惊鸿的飞翔
把淮南的“醉美”又一次提升

两只红蝴蝶飞过来
那比翼双飞的一场八公山之恋
让我想起这里发生的春天故事、秋

天故事
都与二十四节气紧密相连

一群红蝴蝶飞过
飞过它们热爱的粮仓
向我讲述淮水两岸的
幸福感、获得感、归属感
充满了长江的味道、淮河的体香

它们将继续沿着淮南的
开创意识、传承意识继续飞下去
和一群北方归来的游子
共同赞美一路撒下的
诗香、酒香、花香、五谷香

我仰望着、聆听着、轻吟着、应答着
爱的回流，布满了整个淮河两岸

冬的宏大叙事
秋 石

时序轮回，万物收拢了翅膀
冬的色彩
在落叶和草茎上凝结
这些生命的结晶体
给姗姗而来的春天埋下伏笔

而江山寥廓，雪在狂飙
大地的胸膛落满飞舞的蝴蝶

从一泓清冽之水
到一河厚厚坚冰
一条河的涅槃，白骨嶙峋

举目仰望
天空铺开苍茫的稿纸
有人写下凛冽的诗篇

给低处的生灵搭一架梯子
以触摸太阳的呼吸
给饥寒的鸟儿披一件风衣
冬的鼙鼓敲出熊熊火焰

站在冬的门槛
我体内的豹子跃跃欲试
———只等春暖花开，咆哮山林

山章


